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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

谋其政。”
【译文】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
位上，就不谋取那个职位
上的事情。”

【评析】
本章夫子谈论做人不

错位，做事不越位，各安其
位，各尽其职。春秋末年，
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大
夫凌驾于诸侯，家臣取代
大夫的事情已然屡见不
鲜。彼时，晋国六卿当政，
齐国田氏专权，鲁国三桓
把持朝政等，卿大夫纷纷
发起向诸侯夺权的斗争。
鲁国还一度发生了政权从
三桓手中旁落，取而代之
的是季氏的家臣阳虎。这
种种异象，根源于礼制的
破坏，人心离散，私欲横
行，僭越与凌烁，已经愈演
愈烈。

夫子在本章所言，就
是强调礼在政治生活中的
规范作用，如果人人都能
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做好
本职工作，那整个社会必
定和谐有序。此外，如果
人人“素其位而行”，没有
私欲，不去觊觎不属于自
己的权力和地位，就不会
有如此多的征战杀伐。不
过，“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在政治清明时完全可
行，但到了非常时期就不
可行了，需要有识之士挺
身而出，而不是事不关己、
坐等其变。

公元前481年，齐国
的陈成子（田常）发动政
变，杀死了齐简公，拥立平
公为国君，自己出任相国，
独揽齐国大权。听到这样
大逆不道的消息，已经多
日不临朝、年过七旬的夫

子奏请鲁哀公，恳求出兵
讨伐陈成子。而哀公表示
鲁国力小，推诿他去找三
桓商议，可此事最后不了
了之。但夫子在对待“臣
弑君”这件事上，显然已经
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不
是他该管的事。因为此
时，夫子在鲁国不被任用，
只得到一个有名无实“国
老”的封号，而讨伐陈成子
这样的军国大政，起码应
该由卿大夫提议。但眼见
陈成子践踏王权，以下犯
上，手段残忍，如果自己不
声不响，就违背了义的原
则，与乡愿之徒何异？所
以，他以曾经大夫的身份，
毅然向国君进谏。

无独有偶，还有一件
事关鲁国安危的大事，夫
子的做法是虽“不在其位”
而必谋其政。据《仲尼弟
子列传》记述，齐国的田常
准备发兵攻鲁，鲁国危在
旦夕。按理说这样的事情
是鲁哀公和三桓考虑的，
齐军来了打还是不打，如
何迎敌，这和夫子没多大
关系。但在国家危难之
时，夫子义不容辞。他对
弟子们说：“鲁国是祖先的
坟墓所在，是父母之邦，值
此国难当头，你们几个何
不挺身而出呢？”最后子贡
临危受命，相继出使于齐、
吴、越、晋等国，成功化解
了这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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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李乐观

在我省文学创作队伍里有一
支劲旅——“文学宛军”。在“文
学宛军”里，有一个挺进桐柏山的
老英雄，他就是年近90岁的著名
作家孙建英。作为桐柏人，我为
家乡文坛有这么一个老英雄而骄
傲。

孙建英老师是我仰望的文学
大师。2011年国庆节，我回了一
趟桐柏，在作家杨静、诗人李钧的
引荐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建英
老师，得到了他的赠书——长篇历
史小说《御赐剑》。说起孙建英老
师，杨静、李钧对桐柏文坛这个领
军人物赞不绝口。从短暂的接触
中，我感到孙建英老师是一个低
调、谦虚、和蔼可亲的长者。

《御赐剑》是难得的一部长篇
佳作，从中无不感到孙建英老师文
笔的老到、作品的大气与厚重。《御
赐剑》写的是明朝时（大明嘉靖王
朝晚期），奸人严蒿、严世蕃父子残
害忠良张经、雷洪、苏佐等人，制造
冤案的事。其构思精巧，语言凝
练，人物刻画生动。可以说，这是
一部可以拍成电影的精彩小说，无
论是故事性，还是惊险性，都抓人
眼球。

姜是老的辣！不得不佩服孙
建英老师宝刀不老。

孙建英，笔名隼子，国家二级
作家。1935年8月，他出生于河南
省新密市大隗镇河屯村。1957
年，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
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
文数百篇，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御
赐剑》、中短篇小说集《走出雪谷》、
散文集《与山对话》《履痕》、幽默故
事集《千年等一回》等，现定居于淮
河源头桐柏县。

从桐柏走出去的著名诗人陈
立红在《桐柏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
者——著名作家孙建英创作述评》
一文中，对孙建英的文学创作进行
了梳理，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孙建
英老师是南阳作家群的重要作家，
与南阳作家群代表作家乔典运、周
同宾、田中禾同时代并齐名。”周同
宾在孙建英的散文集《与山对话》
序言中，称孙建英为“桐柏山的观
察者、体悟者、描摹者、歌吟者，和

生活、历史的
忠 实 纪 录
者”。田中禾
还为孙建英
的散文集《履
痕》赠词一首
《踏莎行·奉赠建英》：“织履嵩岳，
留痕淮源。桐柏山空云鹤闲。一
册新书煮老茶，半世风雨付笑谈。
白河夜话，伏牛伴玩。淡笔轻抹三
十年。相聚莫道廉颇老，浪掷青春
字行间。”

自1957年在《百花园》第6期
上发表“永远的处女作”《五件旧
衣服》这篇小说后，孙建英老师一
直勤奋笔耕。1958年，孙建英老
师以亲身经历创作的相声《下农
村》在《河南日报》发表，并获得

“河南省第一个五年计划文艺创
作二等奖”；1978 年，小说《麦花
嫂》发表在《河南文艺》第 3 期；
1979年，小说《你在想什么》发表
在《奔流》第6期；1980年，《桐柏
山上的猎手》入选河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集子《大河呼啸》；1981年，
《森林曲》发表在《长江文艺》第12
期；1983年，中篇小说《山魂》发表
在《莽原》第5期；2007年，出版中
短篇小说集《走出雪谷》、散文集
《与山对话》和幽默故事集《千年
等一回》；2011年，创作出版长篇
历史小说《御赐剑》；2017年，出版
散文集《履痕》；2023年，出版自选
集《秋天的视觉》。

诗人陈立红对孙建英的创作
成就和重要贡献这样述评：“一是
孙建英的作品以独特的视角、精妙
的语言、深邃的思考，描绘了桐柏
山区的壮美风光、社会生活和人物
群像，丰富了‘桐柏英雄’精神内涵
和文化价值。二是孙建英以其丰
富的创作成果和筹备成立县文联，
为桐柏文学奠基，并进行了40多
年的艰难开拓，促进青年作家创作
成长。三是孙建英的赤子情怀和
严谨文风，为青年作家做出了表
率，值得大家学习。”

我在访谈“博爱作家群”时萌
生了一个想法，方便时访谈“桐柏
作家”，第一个就访谈孙建英这个
桐柏文坛的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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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在焦作北站(腾飞雕
塑东300米)院内有仓库厂房对
外出租，可分租，价格优。电话:
13803914084 13782796770

仓库厂房出租

主招餐饮、制造业、食品加工、装修建筑等人员，月薪
1.5万元以上，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合同期是3年至5
年，期满后雇主会每年返还2万元左右的国民年金。18岁至
39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的男女均可报名。资质公司办
理，安全可靠。有意者请咨询：15839123398尹老师

韩国大量招工
虚 位 以 待
期待你的加入

房屋出售
现出售峰尚国际小区精装

复式楼一套，建筑面积79.5平
方米，六楼，证件齐全，与焦作
万达广场北门和锦祥商业街隔
丰收路相对。小区配套设施齐
全，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
电话：13503911215

我公司在高新区文丰路有厂房
6400余平方米、土地1.5万平方米，对
外出租，价格优。电话：13782610532

厂房土地出租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如果您有好的服务
请通过我们告诉广大读者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5839166889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8797222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

如果您没有在这里找到所需要的房屋，
请刊登求租广告，让房主直接和您联系。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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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日子总会让人在不
经意间猛然产生一种回忆。

甲辰年春节，我回到了位于太行
山南麓的老家——修武县前南孟村，
午饭后亲人围炉闲聊，伯父家的大女
儿忽然就聊到了她小时候的一桩往
事——背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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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家的大女儿虽然名叫田小
霞，但已70多岁，头发花白，脸似榆
皮，是个不折不扣的古稀老人。她是
伯父家5个子女中的老大，下边还有两
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喊她“大姐”或

“霞姐”。
霞姐回忆说，她背粮食的事是在

1966年春末夏初。
那个时候，国家正处在建设发展

阶段，农业基础薄弱，粮食产量低，加
之国防备战的需要，全国不少地方依
然面临粮食短缺的危机。

当时，伯父家跟我家还都住在一
个四合院，那个院共住有6户人家，二
三十口人，像个生产小队，很热闹。

大姐那时才14岁，正上初中。
一天晚上，院里的几户人家在一

起聊天时，伯父听说村西头的赵廷得
第二天要去漯河背粮食，看着身边的
几个孩子就说：“俺家要是也能去背点
粮食就好了。”大姐听了，看着伯父一
脸忧愁的样子，就说她愿意去。伯父
心疼地说：“漯河离咱这儿那么远，你
个女孩家，没出过远门，大人咋会放
心？”正好同院六伯家的三姑娘够娥姐
在旁边，听了也说想去。

够娥姐比霞姐大4岁，但两人的身
材身高差不多，瘦瘦的，像两棵正在发
育生长但又缺乏营养的春玉米。就这
样，两家大人顾不上孩子的安全和上
学的事，连夜找到赵廷得，央求他带俩
孩子一起去。接辈分讲，赵廷得是我
的叔叔辈，我们叫他赵叔。

第二天一大早，霞姐和够娥姐跟
着赵叔，步行赶往5公里外的待王火车
站，计划扒火车去漯河。

三人来到待王火车站时，看到站
台上同样也有很多去背粮食的人，就
像一群背井离乡的逃荒者。霞姐和够
娥姐跟着那些人从停着的火车下钻过
时，一列开往郑州方向的煤车正要启
动。她俩赶紧跟着那些人扒上了车，
赵叔因为不肯从火车底下钻过去，结
果没赶上那趟车。

上了车，够娥姐一直捂着头，轻轻
揉着，龇牙咧嘴的。原来，刚才钻火车
时，她的头碰到了车底部的铁疙瘩，头
上碰了个大包。霞姐安慰够娥姐：“听
说这趟车可以直接到漯河，咱到那里

下车后再等赵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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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行驶的火车上，看着两边陌
生的景色，听着旁边的人有说有笑的，
霞姐她俩心里非但高兴不起来，反而
有些担心和害怕。她俩毕竟没出过远
门，唯一的依靠也走散了。

她俩到漯河站下车时天已经黑
了，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等上赵叔。
她俩商量了一下，决定继续南下到信
阳，也许赵叔会在那里等她俩。因为
那时也有人去信阳背粮食，所以她俩
又扒上一列南下的煤车到了信阳，可
惜在那里还是没找到赵叔，只好连夜
又返回了漯河。

到了漯河火车站，天还不亮。她
俩在站台上看到有人还在卖粮食，就
像捡了大便宜，顾不上而且也不会跟
人家讨价还价，就在卖家掏出打火机
查了钱后，每人背起10多公斤黄豆，
扒上了一辆北去的货车。到郑州后要
倒车，她俩又不知道哪列火车能直接
开到待王站。沿着铁路朝家的方向走
了一会儿，看着没有尽头的铁轨不知
伸向何方，够娥姐就哭了起来。霞姐
说：“你别哭，我去找人问问。”够娥姐
边哭边说：“这时候黑咕隆咚的，你去
哪找人？”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个铁
路工人朝她们这走来，霞姐就大胆上
前询问。那个人一听她的口音，就问
她是哪里人。霞姐说是修武县前南孟
的。谁知那个人突然又问：“你认黑蛋
吗？”霞姐说：“太认了，俺就住对门，他
家在路南，俺家在路北，俺是一辈的。”
那个人这时才说：“我是黑蛋他亲舅，
家是小营的，在火车站工作。你们不
用怕，我一会儿给你们找一趟车，能直
接把你们拉到待王，到时候你们记得
下车就是了。”

够娥姐这时也不哭了，脸上露出
了踏实放心的笑容。半个小时后，她
俩就被送上了一列直达待王火车站的
货车。

就在等待发车的时候，霞姐看到
刚刚停靠的一列货车上，有个人像邻
村的熟人，就想着那个人一定也是去
漯河背粮食的，于是她脑筋一热，就又
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她要跟那个人
再去漯河背点粮食。因为她身上还有
些钱，大老远的跑一趟不容易，不能只
背这一点粮食回去。

霞姐把这个想法跟够娥姐说了，
够娥姐说啥都不同意。但是霞姐心意
已定，不顾够娥姐的阻拦，跳下这趟
车，就又扒上了对面那趟车。够娥姐
在这边的车上急得挥着两只胳膊喊：

“你快下来，快下来，我要是回家了你
没回，要把你奶奶急死了！”

霞姐装没听见，就是听见了也不
会下车。够娥姐喊了一会儿，见不起
作用，只好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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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姐上了那趟南下的货车后才看
清，她原本以为是老乡的那个人，其实
根本就不是，人家是徐州的，也是去漯
河背粮食的。这时，霞姐才多少有点
后悔，但是既然上了车，就啥都不说
了。

再次到漯河火车站下车后，因为
是大白天，她就直接跟着其他人到了
附近的市场，又买了10多公斤黄豆。
背着黄豆从市场往火车站走时，见有
专门往车站送粮食的架子车，她就问
人家能不能把她的豆也放上。她有些
累了。人家说是要收钱的，可她身上
已经没钱了，只剩一些粮票。有个跟
车的中年男人一听她的口音，就说：

“咱是老乡，我是长位村的，你把粮票
给我，我给他们钱。”就这样，霞姐把粮
票给了那个名叫麻顺的老乡，把布袋
放到车上，一起到了火车站。

这时，车站的大喇叭正在广播近
日因背粮食扒火车而闹出人命的事，
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扒火车。那个老
乡背的是一袋干红薯片，也不管广播
里是怎么要求的，领着霞姐左绕右躲，
很快就扒上了一列直达待王火车站的
货车。看样子，这个老乡是“老交通”
了，对这一切轻车熟路。

这天傍晚，霞姐顺利在待王火车
站下了车。跟那个老乡告别后，她背
着黄豆直接去了附近的义门村。同院
六伯家的大女儿娥妮嫁到了这个村。

到了娥妮姐家，天已经黑了，她正
在做火烧。霞姐把粮食放下，跟娥妮
姐说了几句话就要走。娥妮姐先给了
她一个火烧吃着，后来一听说她执意
要走，就又塞给她一个火烧。直到这
时，霞姐才想起自己已经两天没吃一
口东西，她带的馍因为天热变味早就
不能吃了。

几公里的夜路，她几乎是一路跑
着回到家的。当奶奶看见她时，上去
就搂着她哭了起来。够娥姐见她回来
了，也赶紧过来看她，埋怨她胆太大。

很快，霞姐两天去漯河跑两趟背
粮食的事就传遍了全村，村里很多人
都夸赞说，一个小姑娘家比个大男人
都强。

后来，霞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男方家悄悄来村上打听她的时候，村
里人就把她去漯河背粮食的事说得绘
声绘色的，又说她是家里最能干、最能
吃苦的。男方家一听这姑娘大本事，
将来以后领家肯定“圪扎扎”的（方言，
不错、很好的意思），二话没说就同意

了。
当时，同路去背粮食的赵叔为找

她俩，这一趟没背回一粒粮食。伯父
后来拿了些黄豆专门去谢赵叔，可人
家说啥都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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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
霞姐都会禁不住泪流满面，那时家里
穷，真是没啥吃啊。今天，在老家当着
我们的面又说起这件事时，霞姐依然
是泪如雨下。她还说，就在那时候，伯
父患了“布鲁氏菌病”，一直发烧，去住
院前，我大娘特意给她说：“家里的窑
里有红薯，你当姐的，在家可不敢叫饿
着你的几个弟妹。”

伯父住院期间，当老大的霞姐想
用红薯面给弟弟妹妹饹个馍，可是面
和出来摊到鏊子上，就是翻不成，一动
就散了。就这样，弟弟妹妹也都高兴
得跟过年一样抢着吃。说到这里，霞
姐又哭了起来。

当伯父和大娘从高村卫生院治病
回家的时候，大娘借了一瓢白面给我伯
父擀面叶，想给伯父吃顿好的补补身
体。伯父家的二儿子留群在旁边眼巴
巴地看着擀面叶的大娘说：“妈，一会儿
俺伯吃罢稠的，能不能叫我喝点汤？”

霞姐回忆到这里时，突然哇哇大
哭起来，边哭边说：“只要一想起这事，
我心里就跟刀割似的。”她边哭边用自
己的花长围巾擦泪，把我们几个人的
眼泪也带出来了。

霞姐忽然又哭着说：“到啥时候我
都不会说俺婶不好。”她说的婶，是我母
亲张敬儒。她说，她家刚搬出去的时
候，日子更是不好过，跟我爸妈在四合
院一起生活的奶奶，时常会偷偷烙一两
张小鏊馍，藏到怀里给她家送去，外人
知道这事，我母亲也知道，可我母亲从
来都装不知道，更没有跟我奶奶提起
过。说到这里，霞姐又泣不成声了。

我安慰霞姐：“你看现在的日子多
好，吃穿不愁，你都用上手机了，更好
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霞姐抹了抹泪说：“我把过过的苦
日子都跟孩子们说了说，他们也给我
拍成了抖音。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不管现在的日子多好，也不能忘了早
先吃的苦，人得知足。”

□田 健


